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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7日至4月1日的「中央藝博會」
(Art Central)今年已舉辦第四屆，相較Basel
明顯的門票價格優勢，中央藝博承擔起更多
藝術教育功能，理所當然地，除了參與畫廊
較為年輕，畫廊帶來介紹的藝術作品，在題
材和選用媒介上，也更親年輕觀看群體。好
像來自台灣的宛儒畫廊，甫於2016年成
立，原本在美國生活30年的她是位家庭醫
生，直到3年前，毅然決然地搬回台北，全
心全意投入藝術設計創作及展開畫廊經營的
事業，當巴塞爾已經成為眾多
一線大牌畫廊的競技場時，第
二次參加central的她，更希
望透過在中央藝博的展示，把
家鄉的當代藝術作品以輕鬆的
形式慢慢介紹過來，讓台灣的
藝術在國際舞台上被看見。
對於參展藝術家的選取，謝
宛儒更偏向於具有強烈個人風
格的藝術家，今次她就選取一
直在太魯閣高山上作畫的當代
藝術家李美慧，李美慧的畫作
雖是畫布上的油彩，但遠觀卻
有水墨之韻，她保留油彩中的
黑色及其光度，畫出硬朗的山
體與大地，同時又大量運用炭
條與炭精，在勾勒山勢輪廓時
彰顯出色調。「她的創作從寫
生而來，但是這並非一般的寫
生，而是一種大素描，她常年
生活在山上，是不善言辭的藝

術家，把情感表達在畫布上。」此前很長一
段時間，謝宛儒跟隨李美慧在花蓮起居，參
與其寫生創作的整個過程。除了繪畫，宛儒
畫廊亦帶來雕塑家楊柏林的3件繪畫和3件
雕塑作品，讓觀者可以在平面以及立體雕塑
作品的對比觀看中，去感受線條和造型裡能
量的流動，同時感受在公共藝術發展蓬勃的
台灣，藝術家的創作狀態和不同於香港的藝
術語彙。

文：張夢薇

消失的「圓明園」將在香港再現大家眼
前。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孔子學院與維也納
大學孔子學院攜手合辦「再現圓明園—
國際研討會暨展覽」，展期由2018年即日
起至31日，展出維也納女藝術家Barbara
Salaun的畫作，她將傳統的銅版印刷與現
代數碼技術相結合，展示「圓明園」虛擬
重建的成果，透過一系列十張作品，將
「消失」的文物再現大家眼前。同時，一
眾學者也圍繞「圓明園」發表相關學術研
究。
開幕禮上，除了Barbara Salaun外，奧

地利駐港總領事 Monika Muller-Fem-
beck、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李夏德教授、
理大人文學院院長朱鴻林教授及香港孔子
學院院長賈晉華教授等嘉賓相繼致辭。其
中李夏德提到他於1974年第一次到中國，
當時頤和園需要收費才能進入，但圓明園
卻是一片開放土地，沒有任何修復，想不
到過了40多年後，園明園經過不同專家的
研究得到不少修復，又或者以數碼化的方
式得以重現當年的原貌。而Monika Mull-
er-Fembeck則表示，她不是相關方面的專
家，但很讚嘆來自不同界別的專家為歷史
文物而共同努力，認為相關研究有助促進
文化交流，繼而推動國際和平發展。

專家發表圓明園學術研究
緊接開幕典禮後舉行了國際研討會，邀

請了來自奧地利、俄羅斯、澳門和香港的
學者，從建築、歷史、哲學、宗教、社

會、地理等多角度，探討保護「圓明園」
的重要性，並進一步討論其他物質及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與傳承。
其中李夏德探討了有關傳統中國建築及

古文獻的「真實性與再現」。他提出「圓
明園」 當年被外國人摧毀，但現在又反
而成為了激發跨文化研究的項目。香港科
技大學代表樂桓宇則從文學角度入手，分
析以前圍繞「圓明園」創作的詩歌散文，
重新建構「圓明園」的文化記憶。他得出
這樣一個結論：對「圓明園」的悼文在晚
清和民初充滿政治意味，文學上有關「圓
明園」沒落的意象其實隱喻了當時晚清文
化保守派眼中的知識危機和更大的歷史災
難想像。此外，其他學者也相繼發表己
見，讓思想互相激盪。
是次活動是清華同衡下屬建築與城市遺

產研究所（現更名為清城睿現）發起的
「再現圓明園」項目中的一部分，項目專
案由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名譽教授郭黛姮教
授領導，自2009年開展，六年來，專案團

隊為「圓明園」 47個景區（共有108個景
區）完成數碼化虛擬再現，並且分析它們
在300年間的變遷，據以製作數碼影片。

為數碼修復注入藝術美
Barbara Salaun參考了這項目的數碼化

虛擬重建圖像，如方壺勝境、同樂園、上
下天光、杏花春館等，利用蝕刻版畫技
法，把圖像雕刻出來，再將所雕刻的圖樣
印在紙上，畫作更塗上紫紅色水彩及金
箔，使作品更添華麗氣息，把「圓明園」
的壯觀景致再次呈現出來。她表示：「用
數碼化重現出來的圓明園是一堆只能在電
腦上看到、轉瞬即逝的位元組。所以我想
將這些當代電腦科技的生成品轉化為具永
恒美感的藝術品，而傳統的蝕刻版畫技法
正是一種讓藝術品置放多個世紀也能保持
不變的最好方式。」因此，Barbara Sa-
laun的畫作既反映了版畫含蓄而細膩的風
格，亦展現了對數碼技術的高度讚賞。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Art Central看藝術中的自然力量 藝術家以版畫再現圓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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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美協副主席、中國山水畫名家桂行
創，之於外人的初次印象文質彬彬，

鮮無世俗的風塵。大概，因為心無塵滓，浸
淫山水畫幾十載，他的心性已與山水契合融
生，載浮載沉。
在聲名鵲起之前，桂行創棲居在大別山深
處，與之「相看兩不厭」，直至一九九九年
遷居鄭州。「少年聽雨歌樓上」，「壯年聽
雨客舟中」，所言人生的境地與心境。時過
境遷，無論是聽雨巴山雁蕩，還是湘江塞
外，桂行創的心裡念茲在茲的依然是大別
山。
桂行創對大別山的情深意長，從他的諸多
畫作的題名可見一斑。即使在離開大別山之
後，臨寫大別山依然是他倚重的畫題。二零
一三年，桂行創畫旅的一次大展，定名為
「輕風故園」。泛詩意和鄉愁的名字，動
人心弦，是他對故鄉和大別山念念不忘的映
射，是遊子懷鄉的心語。

「天師」大別山之恩
桂行創早年棲居的大別山，因其在中國南
方與北方的非同尋常的「大別離」之處，故
名由之。大別山兼容並蓄，既具北方的雄
闊，亦備南方的靈秀。中國畫有南宗北宗之
別，以大別山作為畫題，或可入南宗，或可
入北宗。
「上山下鄉」年代，一些北京知名畫家下
放信陽羅山，大別山安頓了他們羈泊的靈
魂。這一歷史際遇，營造了桂行創的故鄉信
陽羅山曠日持久的繪畫氛圍，鑄就了享譽中
原乃至全國的「羅山畫家群」。
一些年以後，桂行創是羅山畫家群裡走向
全國的一位著名山水畫家。而在彼時，他名
不見經傳，尚在藝術之路砥礪前行。在濃郁

的繪畫氛圍裡，他承其熏陶，一心向學沉醉
其中。每當外地名家應邀前來寫生，他珍惜
難得的學習機會，在慇勤侍奉的間隙，一邊
觀察參悟大師的走筆運墨之法，每每有所
得。
來來往往的畫家為其悉心照顧所感，時而

也對這位後輩指點迷津，如醍醐灌頂。曾與
張仃和李可染在中國畫壇發起水墨寫生運動
的大畫家羅銘，最令桂行創難忘。陪侍羅銘
寫生的日子裡，大師不忘金針度人，這對偏
居一隅的青年桂行創而言，如久旱逢甘霖。
羅銘離開大別山時，為桂行創畫了一幅

《竹雀圖》小品留作紀念。而他答謝當地的
一幅寫生稿在幾經輾轉、顛沛流離之後，被
桂行創大費周章收入囊中。如今，每每披圖
幽對，桂行創總會感念這位已逝的故人。

與大別山彼此玉成
大別山滋養了桂行創，賦予他安土敦仁、

慈悲為懷、善良感恩的秉性。大別山不僅是
他師法造化的天師，也吸引了外地名家過來
寫生，從而賜予了桂行創開拓藝術視野的契
機。

大畫家寫生大別山畢竟千載難逢。漫長的
時間，桂行創獨自對抗生活中的平平淡淡，
乃至時而襲來的寂寞甚至苦悶。悠長的山居
歲月，他如大隱於市的逸士一般，行走在塵
寰之中，心如止水，不為紅塵所擾，一心繫
於繪事，自得其樂，樂在其中。
那時桂行創還年輕，每天摹畫不輟，不問

前程——或許也不敢問。他在陋室裡師古，
身如青燈黃卷中的山僧，獨自沉浸在古畫
裡，心摹手追，以古人之規矩，抒寫自己之
性靈。
相對師古，桂行創倚重師法造化。每間隔

一段時間，桂行創背負沉重的器物，攜帶
乾糧去深山寫生，逗留數日，糧盡而返。他
寫山，寫水，寫草木，寫牲畜，亦寫山居人
家。大別山是桂行創取之不盡的素材寶庫，
所謂「天閒萬馬皆吾師也」。
桂行創坦言自己是一個喜歡出去寫生的畫

家。幾十年裡，他寫生的足印踏遍了故鄉豫
南大別山的村村寨寨、溝溝坎坎。大別山也
不辜負他的奔波之苦，美景盡入其畫中。置
身在大別山，寄情山水，與山和自然融為一
體，他感覺內心的暢怡，名韁利鎖拋之九霄
雲外。經年累月的寫生，內心對大別山的情
感與日俱增，對大別山的洞察細緻入微。或
許，在畫界對大別山的深知，出其右者寥寥
無幾。
古代囿於空間廣度，畫家所寫之山局限在

平生活動範圍之內。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
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
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黃子久寫海虞山。
在離開大別山之前，桂行創專圖大別山。顯
名之後應邀四處寫生，畫他鄉山水，依然採
用寫大別山的筆技墨法。可以說，桂行創是
一位深深鐫刻上大別山烙印的畫家。
人立於世，不忘初心，不忘初源，此乃為

人之本。柳公權曾曰「心正則筆正」。桂行
創懷揣對大別山揮之不去的情愫，以自己
的筆墨語言圖寫大別山，自然作品映射了他
的磊落胸肌和真摯情感。觀者可從他的作
品，讀出他對大別山與故鄉的一往情深，透
過他的詩意的筆墨，喜歡上他的畫，喜歡上
大別山。或許，桂行創與大別山，是相互成
就對方，是彼此玉成。

潛居大別山厚積薄發
桂行創畫裡的大別山，逸筆草草，乃至亂

頭粗服，卻別有一番筆情墨趣。他的筆墨流
轉裡，閃現一種詩意的律動。相比真實的
大別山，他的畫裡的大別山似乎更具韻味。
即使是尋常的風景，一經他的筆墨語言提煉
與昇華，便注入了詩意，生氣流蕩。
著名美術理論家孫克認為，桂行創的藝術

天分無可否認，他的作品山川意象深邃，丘
壑自然生動，屋宇樹石溪流佈置妥貼，營造
出一幅幅天然圖畫，更可貴的是運用筆墨方
面，靈動自如，功力老到。觀其筆墨沉靜內
斂，秀潤中見厚重，他的畫毫無劍拔弩張及
肆意張狂之習氣，在當代山水畫家中具有如
此素養十分難得。
桂行創喜歡元人作品，尤喜黃鶴山樵。中

國美協《美術》雜誌社執行主編尚輝看出了
這一點，他對桂行創作品印象最為深刻的是
「有元代王蒙披麻皴的細密」。尚輝認為，
桂行創使用一種破筆散鋒皴法，將當代山水
畫的傳統和傳統的山水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作品裡面的點子皴使人聯想起「二米」的雲
山戲墨，頗為散淡，而且他的點子皴是用散
鋒皴點就，沒有勾線，以皴帶勾，用皴積
墨。桂行創強調筆墨關係，將這種混合性的
用散鋒皴畫出的積墨和勾線有機地結合在一
起，作品是有意模糊了物體邊界，使畫面顯
示出一種更圓融、透徹、厚重的效果。
桂行創潛居在大別山深處，默默耕耘，終

厚積而薄發，逐漸在中國畫壇聲名鵲起。一
九九九年，桂行創以作品《積翠重蒼》參加
中國美協主辦的「跨世紀暨建國五十周年全
國山水畫大展」，斬獲金獎。僅僅在這一
年，他獲得了三項大獎。

賦予大別山另類逍遙
觀之桂行創的山水畫，流蕩一股生活氣

息。他的山與樹，尋尋常常，無蕭颯，無荒
寒，無仙氣，無奇峰突起，無形銷骨立。他
的畫裡，通常安放低矮的民居、林間的阡
陌。山、樹、房子是山水畫的主要元素，只
不過桂行創的筆墨語言，賦予了這些元素可
親可近的色彩，賦予了尋常的人煙出沒的氣

息。
大別山不像那些人煙罕至的雄闊險峻的

大山，到處遍佈村落。早年桂行創外出
寫生，所行之處，視野裡農人牽馭水牛在
田間勞作，老人搖蒲扇在門口納涼，雞
鴨在草叢裡覓食，豬犬相安無事。夕陽西
下，炊煙四起。生活的氣息無邊瀰漫，使
他嚮往這種田園詩歌一般的生活，而這也
影響他的人生觀和藝術觀，繼而這種藝
術理念滲入他的創作，使人間煙火氣息在
他的作品瀰漫。
除此之外，桂行創的山水畫最為突出的一

個特徵，是在林蔭掩飾的房屋門口，安放一
個無人倚坐的椅子。毋庸置疑，作為道具的
椅子在房屋之外，更進一步強調了可居住性
和生活氣息。實際上，不僅如此，這把椅
子，是畫龍的點睛，是禪語的句眼，是一種
象徵性的手法，寓意對心靈自由和精神逍
遙的訴求。

以筆墨定格輕風故園
大別山不僅是桂行創的生命起點，也是他

的藝術源地。大別山以它取之不盡的創作素
材，成就了這位當代中國山水畫界的傑出畫
家。
聲名鵲起之後，桂行創不忘大別山。他轉

而將這種感恩，予以回報社會，參與公益事
業，前往一些貧困地區，培訓當地學校的美
術教師，播種美術的種子。
當然，桂行創的內心也有一種隱憂。他發

現隨城鎮化的愈演愈烈，近些年大別山區
農村日漸衰敗，往昔那種溫馨淳樸的故園正
在消失。而這一時勢，他感覺無力阻擋。或
許，若干年後，人們只能在桂行創的作品
裡，感受那正在消失的輕風故園。
尚輝說，桂行創描寫的家園，亦是他的精
神家園，是他的心靈故園，是他的記憶的山
水情懷。桂行創試圖用他的筆墨，用他的作
品，定格住他記憶裡的輕風故園。
西晉文學家左思云：「非必絲與竹，山水

有清音。」這位鐫刻大別山烙印的山水畫
家，以他的筆墨模山範水，呈現大別山的
山水清音，呈現大別山在世俗氣息之中所
蘊藏的心靈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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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柏林鋁合金作品
《逆風行》。

■版畫作品「方壺勝境」。
■Barbara Salaun(左)贈送版畫作品予賈
晉華(右)。

■桂行創在貧困地區支教示範寫生。

■桂行創作品《蒼翠大別山》

■桂行創作品《淮源素秋》

■■桂行創作品桂行創作品《《大別松風大別松風》》 ■■桂行創作品桂行創作品《《山水斗方山水斗方》》

■河南美協副主席、中國山水畫名家桂行創。

■李美慧作品《白沙橋之二》。


